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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提心吊胆 她开着车出了小区 段下坡路后左转是乌当区 右转是云岩区 执勤的协警挡在路口

贵阳封控，贵阳转运：一场监视，服从和举报的大型社会实验

“其实可怕的不是病毒，人心的恐慌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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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提心吊胆，她开着车出了小区，一段下坡路后左转是乌当区，右转是云岩区。执勤的协警挡在路口，

劝返想右转进入云岩区的人，区和区之间封闭了。那是9月4日，贵阳市的防疫政策还是“原则居家”，社区

告诉她不准出门，但单位要求她去上班。当天晚上，金子的同事从单位跨区回家，两次在分界处被要求下

出租车，最后只能步行回家。过了零点，“静默”就开始了。

贵阳真正的封控从9月5日开始。凌晨00:43，贵阳市政府通知全市主要区域“临时静态管理”三天。“静下来

是为了更快动起来”，《贵阳日报》当天的新闻标题写道。

核酸、无人机和食物的奥德赛 


封控的第一件事是做核酸。何算算住在云岩区，最初开始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核酸。有的社区更早，凌晨

4点开始。贵阳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是和病毒赛跑、和疫情抢时间。有媒体曝光之后，何算算的

社区就推迟了两个小时，改成了7点开始。一大清早，社区会用大声公（喇叭）喊居民下楼，有时是“大宝

贝小心肝，快点下楼做核酸”，有时是“11栋12栋，快点下来捅喉咙”。何算算躺在床上听到喇叭里重复的

口号，觉得精神和肉体受双重折磨，“每天捅核酸那个动作就已经很像强奸。”

核酸的做法在变。同样住在云岩区的杨树，封控第一周是一天下楼测核酸，一天在家做抗原自测，第二周

改成了每天核酸。牛小敏现在住在南明区号称亚洲最大小区的花果园，她们那一区12栋楼有9000多户人

家，保守估计有三四万人口。第一天做核酸的时候场面混乱、人挤人，从下午六点到凌晨四点才做完。后

来改成居委会的人一层楼一层楼带着她们下去。“楼下就算有大喇叭我们也听不见。”牛小敏住的楼一共有

39层。再后来，因为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几万人都不能出门，就变成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一队人从

39楼往下做，一队人从底楼往上做，贵阳没有这么多人手，大多是县城里过来支援的，奥德赛一般的征

程。

居家的意思也在变。杨树的小区第一周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第二周要求她们不出家门。她有一只边牧犬，

早上6点做核酸的时候，她带着狗下楼大小便，晚上12点，她又悄悄带着狗在小区内转一圈，让狗排泄。

她小心翼翼，因为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有无人机在巡逻，如果发现有人在外面溜达，三分钟内附近的警察

就会过来，要求他们回家。如果没有通行证却走出了小区，会立即被警察带走。

牛小敏今年50多岁，在云岩区住了20多年，后来才搬到南明区的花果园。她说，云岩区是贵阳的旧城区，

暗巷很多，分散的独门独户的房子也很多，四通八达，很难像新式住宅区一样封锁。“那边老贵阳人比较

多，他也不听你这一套，居委会基本上都是熟人，也管不了这么严。”她猜测这是云岩区后来成为疫情重灾

区的原因，因为难管。她听说云岩区出动了很多无人机在天空盘旋，看见违规出门的，警察就会拉去隔

离。



贵阳花果园位于贵阳市中心，是中国最大型住宅项目。摄：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出门，有的人可以拥有通行证。杨树在小区群里看到，一个邻居的父亲重病，他要去医

院探望，街道办给他开了“有效期一天”的放行证明，除了纸质证明外，他绿色的健康码中多出一个蓝色的

点缀，写着“云岩通行证”。附近社区不时听说有确诊的人，9月17日晚上11点，杨树在阳台看见三辆隔离

转运的大巴车，但她不确定其中是不是有后来出事的车辆。

买菜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杨树住的地方，只能在社区指定的微信小程序（从微信app中打开的应用程序）

上买菜，每天晚上9:30开始抢，运气好就能抢到。她买过三个套餐（只能购买搭配好的套餐），其中一个

套餐有1颗白菜、4个西红柿、4个土豆、1根胡萝卜、2块姜、2颗蒜，一共38元，不算太贵，但价格已经

比贵阳的菜市场高。她有邻居花138元买了5斤肉，但贵阳天气热，送到的时候肉已经臭了。政府也给她们

发过两次食物，她听说隔壁《贵州日报》报社的职工宿舍，每天都会发物资，其他一些小区也发得比她们

频繁。有邻居去投诉，但无济于事。

最缺食物的是花果园的外来打工人。牛小敏回忆，封控是突然发生的，9月4日下午，社区里的超市和菜档

突然都关掉了，之后就从凌晨开始“静默”。政府发的食物都是菜、米和油，需要烹饪，但花果园有很多年

轻人都住在群租房（类似香港的㓥房，一套房子隔断成很多间），长年吃外卖，“家里边没有开伙的地方，

你拿方便面给他，他连烧水的东西都没有。”牛小敏的朋友一家也住在花果园，她每天做饭的时候就多做一

点 放在门口 打电话让楼里两个没地方做饭的年轻人下来拿



点，放在门口，打电话让楼里两个没地方做饭的年轻人下来拿。

金子也听自己朋友讲了一个花果园的故事。朋友住在花果园，在微信上，他告诉金子，自己下楼做核酸的

时候遇到了一个刚来贵阳的家政工人。家政工人刚到贵阳不久，就遇上封控，没有东西吃，向社区反映也

得不到回应。朋友把他拉进业主群，邻居们可怜他，给了他一些食物，但这名家政工人心态逐渐崩溃，不

愿再接受别人的帮助。他说自己受不了了，情愿去监狱吃牢饭，也不想被封在这里。最后听说家政工人跑

下楼去抢东西，准备被抓，但志愿者们把他押走，却没有送他去警察局。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疫情中也要长记性，很多人没有做饭的习惯，什么也不囤。要是遇到了重大灾害怎么

办。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自陈运气比较好、住在比较富裕小区的贵阳居民创创，对封控有这

样的想法。

转运阴性，一座关于清零的“城堡” 


开始大规模把人转运去隔离是9月16号之后的事情，当天贵阳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决战决胜社会面清

零”，另一份文件指出，清零的目标日期是9月19日。

9月7日左右，牛小敏住的区域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那次只拉了十几名密接者去隔离，其余人只是不再

被允许出小区。9月14日，住在云岩区的夏秋所在小区有一名保洁阿姨确诊，两天之后，小区里才转运走

了十几个密接，夏秋的朋友也在转运行列里，他被送到150公里外的遵义市隔离。实际上，遵义市也封控

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共发现14例确诊病例。

“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提出后，情况急转直下。 


杨子轩的外婆住在云岩区的城中村，和16名租户一起住在院子里四层高的自建房中。9月16日，外婆家所

属的社区有一人自测阳性，整个片区的居民都接到隔离通知。“很多被抓去隔离的不是阳性，甚至连密接都

不是，是绿码，核酸检测都正常就要求被隔离。只是所在片区中有感染者，整个片区都会被拉走。”杨子轩

说，由于城中村规划混乱，紧挨阳性病例的住户可能因为不属于同一片区不用隔离，但与阳性病例相隔甚

远的居民则会因为同属一个片区被拉走。

9月17日，牛小敏在微信群里看见花果园Q区一整栋楼被转运的视频：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居民在小区地面排

成见不到尾的长龙，有人抱着小孩，有人拉着行李箱，有老人，也有儿童。她测算，花果园一栋楼至少有

3500人。



住在云岩区的徐守约一家经历了一次卡夫卡式的荒谬转运。 


9月13日，徐守约4岁的女儿的核酸检测没有出结果，界面一直显示“检测中”。不过，9月14日女儿再做混

采，已正常显示为阴性。

由于女儿13日的核酸结果异常，9月15日早上8点多，云岩区的疾控人员上门为她采样，“单采复核”。那

天早上，徐守约接到了二十多个电话，来自派出所、街道等不同政府部门，重复问他们家庭住址、姓名、

身份证等信息。电话太多，有的他甚至忘记问对方是什么部门的。

当天中午，一通电话打来告诉他，自己是转运人员，要将女儿送到方舱。他没有告诉徐守约自己是哪个部



当天中午， 通电话打来告诉他，自 是转运人员，要将女儿送到方舱。他没有告诉徐守约自 是哪个部

门。因为14日女儿的核酸结果是阴性，徐守约认为13日的结果是出错了，女儿没有确诊，拒绝去方舱。对

方让他联系疾控部门。晚上8点，“单采复核”的核酸结果仍是阴性，转运人员就离开了，他不能把阴性的人

送去方舱，那是违反规定的。

晚上10点半，云岩区疾控部门的人通知徐守约，会安排人上门再次采样，但等了一夜都没来。 


9月16日，云岩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徐守约，说要将他女儿转运到方舱，因为名字在市里的名单

上。徐守约提醒他，名单和数据可能是13日的。工作人员表示数据不会出错。徐守约把疾控部门的电话给

他，十几分钟后，他回电话说，不用去方舱。

晚上7点，疾控人员上门采样。两三个小时后，警察上门，通知徐守约的邻居转运隔离，因为他们是“密接

者”。根据政府定义的“阳性密接清零行动”，阳性感染者同楼层和上下各三层，本户上下各五层，相邻两侧

单位元“米字型”邻居都要转运。好在他们家一梯一户，一共也就10户邻居需要转运。

“但这个密接就有点怪，因为我们家根本不是阳性啊，就把他们叫去隔离。”徐守约说。当天晚上，邻居被

转运到遵义市下辖的务川县一个破旧的学校宿舍里。

9月17日凌晨3点，徐守约一家的核酸结果仍然是阴性。中午时分，警察打电话通知他们，做好转运隔离的

准备。这名女警察表示自己很同情徐守约一家，也不希望他们去隔离，向领导反映了好几次，但名单上有

他们，只能执行。她也不知道名单来自哪里。疾控部门告诉徐守约，他们这“条线”没有下过转移隔离的命

令，可能是另一“条线”下的。

下午4点，徐守约一家带着打包好的东西下楼，警察已经在等待他们，她没有穿防护服，也没有负压车，只

有一辆大巴车。大巴车随后绕道接了一位发烧的女性上车，后来才知道她是阳性患者。

转运车没有开空调，不通风，孩子热，哭闹，中途摘下几次口罩。徐守约很担心，但没有办法。车上除了

司机和一名工作人员，一共11人，还有一名孕妇，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名从四川来出差的人，一名医生家

属，除了小孩，全程没有人说话。司机穿着白色防护服开车，没有开窗，徐守约看着他只觉得很热。

9月17日下午6点多，大巴车抵达贵阳市内一个废弃了几年的大学宿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花了三天

时间打扫出来给他们隔离的。但宿舍还是很脏、很旧。直到最后，女儿9月13日的核酸结果仍然是“检测

中”。

发烧的女人把自己核酸阳性的结果发在隔离点的群里，她说自己16日就知道自己是阳性，也告诉过相关人

员，但没有人来转运她，直到这辆车来接她，她还以为自己会去医院。当天晚上，徐守约帮助她报警，她

才被转移去其他地方



才被转移去其他地方。

9月18日凌晨，另一辆转运隔离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侧翻，27人死亡。徐守约早上在隔离点起床，才看到这

个消息。

2022年9月18日，贵州黔南州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载有47人的大巴行驶期间翻侧，截至中午12时，事故已造成27人遇难。 图
为网上流传的怀疑肇事大巴。网上图片

举报、威胁和创建“无疫小区”的西西弗斯神话 


转运车发生事故后，金子和朋友讨论，如果被拉走隔离怎么办。朋友说，躲起来，千万不要去。但金子很

焦虑，她觉得自己躲不开的。她发现，平日很和善的邻居，都渐渐变得特别严格。“从隔离开始，晚上都有

邻居去当志愿者，在下面守着，看有没有人出去。他们非常谨慎，每天都监督有没有人下去逛。”更何况，

小区每天都在统计谁家有几个人做核酸，如果躲起来，很快就会被发现。她还担心，如果自己坚决抗拒，

会像有些小区发生过的一样，整栋楼都贴封条，那样会连累邻居。

牛小敏也发现，躲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她住在亚洲最大的小区，人员庞杂，但12栋楼也有3个居委

会在管，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她的信息了如指掌，经常询问她住在养老院的父亲的状况，比如有没有打疫

苗。她说：“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个病毒，人心的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



9月12日，贵阳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3日开始创建“无疫小区”。封控区域内，如果被评选为

“无疫小区”，居民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社区里的超市可以营业，餐厅可以提供外卖。创建“无疫小区”有很

多标准，其中一条是“群众自愿提出构建硬隔离相关设施”。

金子意识到“无疫小区”的目标让邻居变得更凶狠了。有时候有老人下楼散步，邻居看到，就在群里骂，“哪

家的要叫回去，不然就怎么怎么样”。金子觉得，做了那么多次核酸都是阴性以后，邻居都知道小区已经没

什么感染风险了，也不再提到怕感染之类的话，而是为了成为“无疫小区”在互相监督。

大概在9月14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金子很生气的事情。她住的小区有一个团购站点，封控第一个星期为

很多邻居提供了物资。但有邻居突然要求老板把站点关闭，因为要积极争取“无疫小区”，不能再和外面的

人接触，一定要保证没有一个阳性。金子在群里看见，有邻居威胁老板，“如果这个小区出现阳性，影响到

我家孩子，我一定会去找你算账。”还有人私下发信息威胁老板。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何算算的小区。她们小区本来可以团购物资，但因为“无疫小区”一直申请不下来，上个

星期开始就不让团购了。小区群里开始传小道消息，说附近的小区因为骑手阳性，传染得那个小区变成高

风险，“连聊天记录都没有的事情，就发到我们小区群里边，说大家不要再团购了，不要再为我们小区增加

风险了。”何算算很无奈。

邻居们也要求养狗的住户不要遛狗，他们相信遛狗就无法评为“无疫小区”。之前何算算的小区已经因遛狗

爆发过争吵。一次是有邻居骂遛狗的人：“那个遛狗的烂婆娘，你想死你在家里面吃药自杀，别出来害

人。”她很清楚，这个邻居的态度就是大部分人的态度，他们会指责被感染的人，“不要害大家”。

小区群还流传过一个视频，有人把社区发的月饼喂狗，并说了不满政府的话，就被警察带走了。何算算小

区群里大部分人都说抓得好，“当众喂狗，这是挑衅了。不抓不足以平民愤。”偶尔有一两个邻居说，这个

没有法律依据吧，但反而会被其他人攻击。她看在眼里，一点在群里发言的欲望都没有。



2022年4月17日，中国贵阳不少地区都处于封控之下。摄： 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何算算朋友的小区被评为“无疫小区”，但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自由。小区物业发了一个通告，说未来3天会

有无人机来巡逻“复查”，如果发现小区有人员流动、不戴口罩，称号将被取消，因此请居民们“无故严禁出

门”。何算算和朋友很不满，“那你还给什么无疫小区，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根据贵阳政府的通告，除了

5条创建标准，“无疫小区”还有7条达标标准，其中之一是“不信谣，不传谣，争做网络文明的宣传者、实

践者、捍卫者”。

贵阳政府还发布通告，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疫情防控线索有奖举报，每条属实的线索奖励300元。另一份通

告罗列了30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不做核酸。

何算算小区群的邻居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坚持”。但她觉得这是政府在画饼，“9月12日就说三天不许流动，

潜台词好像三天没事就解脱了，三天后又开始通知明天做核酸，坚持三天又三天。”

封控了两个星期，金子和上海一位同样经历过封控的朋友交流。朋友告诉她，自己觉得一直做核酸这件事

情“怪怪的”。金子跟她开玩笑，“就像猪要盖检疫通过章一样。”玩笑之后，金子觉得贵阳的邻居和上海这

位朋友的不同之处是，朋友没有把配合封控、每天做核酸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她也觉得，大概因

为贵阳城区的人大多在体制内谋生，发生了转运车侧翻的事故，大部分人也只会沉默，不会说被视为敏感

的话。

尾声 


车祸事故发生后，杨树小区群里的人都很伤心，也有表现出愤怒的人，但有人提醒，不要说太敏感的词，

不然群会被解散。9月19日下午，群里的话题又变成了团购、买菜。

何算算也为这件事感到很痛苦，她觉得这种情况下乐观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她妈妈是社区工作人员，封控



以来就没回过家，她虽然抗拒严苛的封控管制，但想到自己妈妈也可能受别人的气，就没办法骂身边的

人。

9月19日，贵阳政府宣布9月16-18日连续3天社会面阳性感染者为零，开始有序解封。9月20日，牛小敏

的社区已经解封，但只是能下楼，还不能出小区。晚上，网格员通知她们，明天早上做核酸。

云岩区还没有解封，夏秋的小区还属于高风险区，他不知道在遵义的朋友结束隔离后，回到高风险小区会

怎么样。杨树的小区也没有解封，她感到大家都很焦虑，扔垃圾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邻居，对方几乎马

上要爆发，她赶紧道歉走回家。

住在乌当区的金子，9月20日已经可以开车去上班了，不过仍然不能右转进入云岩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